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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子后学与妈祖信仰的传播*

林东杰

提 要：南宋时期，妈祖频繁得到朝廷加封，妈祖信仰迎来从莆仙走向全国的过渡时期。与此同 

时，朱子学说开始在福建等地大范围传播，而朱子后学基于对儒家经典的不同理解，在对待妈祖信仰 

的态度上，截然区分为排斥与褒崇两种态度。从一定程度上说，真德秀等朱子后学对妈祖信仰的褒 

崇，保证了妈祖信仰的广泛传播。

林东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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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五季宋初的妈祖信仰①，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传播范围仅仅局限在莆仙地区。©到了 

南宋时期，妈祖频繁得到朝廷加封，©妈祖信仰 

进入从莆仙走向全国的过渡时期。©与此同时， 

朱子学开始在福建等地大范围传播，◎涌现出了 

一批杰出的朱子学传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面对 

当时妈祖信仰的传播，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自 

己的看法。有意思的是，朱子的几个著名弟子对 

妈祖信仰的态度明显存在分歧。

朱子门人中，及门弟子陈淳对妈祖信仰进行 

过直接批评。陈淳（1153—1217）,字安卿，号 

北溪，漳州人，主要从事教育与著述，晚年得授 

泉州安溪主簿，但未上任而卒。陈淳在其著名的 

《上赵寺丞论淫祀》一文中，直斥妈祖为“莆 

鬼”、漳州的妈祖信仰为“淫祀”：

《礼》：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 

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 

捍大患则祀之。及夫月星辰，民所瞻仰；山 

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能出云为风雨、 

见怪物，皆曰“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今此邦之所崇奉者大抵皆非此族。其无封号 

者，固无根原来历；而有封号者，亦不过出 

于附会而货取。何者而非淫祀？威惠一庙， 

为死事捍患于此邦，国朝之所封锡，应礼合 

制，号曰忠臣义士之祠，邦人之所仰然。既 

载在公家祀典，则春秋荐享常仪，盖有司之 

事，必肃其坛宇、严其户铺，岁时禁人闲杂 

来往，止于朔望启钥与民庶瞻礼，乃为得事 

神严恭之道。上不失乎敬鬼神而远之之智. 

下不陷于非鬼而祭之之谄，阴阳人鬼不相 

乱，庶几称情而合宜，固非民庶所得私祭而 

浪祀者也。今帐御僭越既不度，庙貌丛杂又 

不肃，而又恣群小为此等妖妄谍渎之举，是 

虽号曰正祠，亦不免均于淫祀而已耳。非所 

祭而祭之，曰淫祀。淫祀无福神，其聪明正 

直必不冒而享之。况其他所谓圣妃者，莆鬼 

也，于此邦乎何关？所谓广利者，广祠也， 

于此邦乎何与？假使有或凭依言语，亦妖由 

人兴，不足崇信。©

上述引文中，陈淳指出“圣妃”是“莆鬼”， 

可知其时妈祖已经得到“妃”的封号。根据北宋 

神宗元丰年间的敕文：“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 

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妇女 

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 

字，如此则赐命驭神恩礼有序。”◎可知“妃”是 

宋代给女神的最高封爵。然而，虽然朝廷已经承 

认妈祖信仰且对妈祖屡有加封，但陈淳依然对其 

不认可，认为其封号“不过出于附会而货取”， 

他的理由主要有二：

（一）根据儒家典籍，进入祀典的人格神需 

要有显著的道德功业。从引文中陈淳举威惠庙 

（奉祀开漳圣王陈元光）作为正祀的例子，其所 

认可的道德功业应该是生前所立，而妈祖基本不 

符合这点。⑧很多材料表明，妈祖生前很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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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巫女。廖鹏飞(绍兴十二年即1142年特奏 

名进士)在其《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介绍妈 

祖时说“姓林氏，湄洲屿人。初，以巫祝为事， 

能预知人祸福明代《兴化府志》中谈到： 

“顺济，谓湄洲林氏女，能知人祸福，即妃也。 

予少时读宋郡志，得绍熙初本，亦称妃如里中 

巫。”®可知在陈淳生活的年代，妈祖生前为巫并 

不是什么秘密，而在宋代，巫现不但早已失去了 

以往曾经拥有的崇高地位和光辉形象。®而且， 

不齿于宋代社会主流群体的官僚士人，他们在日 

常生活中对巫现自觉加以抵制，出仕为官者，则 

运用行政权力在辖区内厉行治巫，积极上书朝廷 

颁行禁巫法令。©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陈淳 

自然对妈祖信仰缺乏认同感。

(二)妈祖与漳州没有任何关系，妈祖信仰 

在漳州是一种神灵“越界”。这种神灵“越界” 

现象在当时十分普遍，也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关 

注，以至刘宰(1167—1240)所拟的策问试题都 

特别提到：

问：水旱有祷，礼也。抑有可疑者，天 

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 

境内者，故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楚昭 

亡国之余，河非所祀；季氏旅泰山，孔子伤 

之。而今也五岳之祀遍于州县，礼欤？....

诸君必有见于此，愿详陈之。©

陈淳对妈祖信仰“越界”的指摘，反映了当 

时一部分士大夫的共同看法。绍定二年(1229), 
为官钱塘的莆田人丁伯桂在为当地妈祖庙写的 

《顺济圣妃庙记》中详细叙述了妈祖许多显灵护 

国保民的事迹，继而谈到“神虽莆神，所福遍宇 

内”严恐怕也是因为当地士大夫对妈祖信仰在钱 

塘传播有所抵触。

然而，就目前习见资料推断，士大夫阶层中 

似乎只有傅伯成对妈祖信仰活动有过限制。傅伯 

成(1143—1226),字景初，号竹隐居士，泉州 

晋江人，少从朱熹学，隆兴元年进士，庆元三年 

(1197)到庆元五年(1199)在漳州任上，©从时 

间上看，陈淳的《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应 

该就是写给傅伯成的，他在该文中写道：

此间有所谓乡税扰民甚于官租。……如 

诸庙之率敛民财，其一也。盖此间民俗尚淫 

祀，多以他乡。非鬼立庙，其植祸深，其流 

殃蔓。... 一般浮浪不检人，托鬼神图衣

食，称庙中会首，每装土偶如将校衣冠，名 

曰舍人，或曰太保。时骑马街道，号为出 

队。群不逞十数辈，拥旌旗鸣粧鼓随之。擎 

疏头假签土居尊秩名衔为都劝。缘继以宗室 

列其后。入人家抄题钱物，托名修庙，或托 

名迎神禳灾，胁以祸福，不分贵贱贫富，必 

足数而后去。虽肩挑背负小夫，亦必索百文 

五十为香钱。连日自朝至暮，遍匝城市，无 

一户得免者。其实所抄题钱大概皆是会首入 

己自用，为醉饱计，为肥妻孥计，于鬼神何 

有？计阖城诸祠，似此类假托者，不知其几 

庙。一岁间自春徂冬，人户遭此等挠聒者不 

知其几？盖愚民无知，畏鬼诛谴，割仰事俯 

育之具，为无用不切之输，不胜其苦。此乡 

税之至横者。漳民无大经商，衣食甚艰，十 

室而九匮，非如温陵市舶连薨富饶之地，其 

何以供此？为千里人之主，可坐视而不问 

乎？假鬼神以乱政，及裒敛民财，在法明 

禁，恐不可不申严约束

陈淳在这里批评漳州“民俗尚淫祀，多以他乡”， 

导致民间一种“至横乡税”，乃假借迎神赛会之 

名苛敛民财，并大声呼吁官府进行约束。

关于傅伯成漳州任上的情况，史书上记载： 

“庆元初，召为将作监，进太府寺丞。言吕祖俭 

不当以上书贬。又言于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 

伪学目之。又言朋党之敝，起于人主好恶之偏。 

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己爱民为本。推熹遗 

意而遵行之，创惠民局，济民病，以革機鬼之 

俗。由郡南门至漳浦，为桥三十五，治道千二百 

丈。”®刘克庄在为其所写行状《龙学竹隐傅公》 

中写道：“以亲嫌，改太府寺丞，出知漳州。治 

以律己爱民为本，推朱文公遗意而遵行之。始创 

惠民局，以革機鬼之俗。由郡南门至漳浦，为桥 

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郡人磨崖甘棠道旁，以 

纪其惠。工费一出于所却例卷。”@对比行文，一 

些语句一模一样，可知史书记载很可能参考了刘 

克庄的文章，值得玩味的是，相对于对傅伯成其 

他善政记载的详细，一句“革機鬼之俗”略显含 

糊，这个应该跟刘克庄非常崇敬妈祖有关。

刘克庄( 1187—1269),字潜夫，莆田人， 

淳祐六年(1246)赐进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 

与傅伯成私交甚密，屡受傅奖掖之恩、以傅门人 

自称,©南宋后期著名的文学家，在世时即文名 

卓著，写了许多歌颂妈祖的诗文。如其《三月二 

十一日泛舟十绝》其七写道：“虽沉璧马计安施， 

倏忽桑田变渺瀰。说与神通君看取，潮头不改艮 

山祠。”©而在另一首诗中，更是尽情讴歌：“灵 

妃一女子，瓣香起湄洲。巨浸虽稽天，旗盖俨中 

流。驾风檣浪舶，翻筋斗千秋。既而大神通，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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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羊万头。封爵遂棊贵，青圭蔽珠旎。轮奂拟宫 

省，盥荐皆公侯。始盛自全闽，俄遍于齐州。静 

如海不波，幽与神为谋。营卒尝密祷，山越立献 

囚。岂必如麻姑，撒米人间游。亦窃笑阿环，种 

桃儿童偷。独于民锡福，能使岁有秋。每至割获 

时，稚耄争劝酬。坎坎击社鼓，呜呜缠蛮讴。常 

恨孔子没，豳风不见收。君谟与渔仲，亦未尝旁 

搜。束皙何人哉，愚欲补前修。缅怀荔台叟，纪 

述惜未周。他山岂无石，可以著且镀。吾老毛颖 

秃，安能斡万牛？”©在《风亭新建妃庙记》中， 

亦有如下记载：

语有之：生封侯，死庙食，大丈夫事 

也。妃以一女子，与建隆真人同时奋兴；去 

而为神，香火布天下，与国家祚运相为无 

穷。吁，盛矣哉！异时航海梯山者，勤王临 

敌者，猝遇飓风暴虏，雪涛白刃，命悬漏 

刻，心响默祷，往往见神于云烟岛屿之间， 

莫不获安稳趣。非但莆人敬事.余北游边， 

南使粤，见承楚番禺之人，祀妃尤谨，而都 

人亦然，海潮啮堤，声撼行阙，官投璧马不 

验，冲决至艮山祠，若为万弩射回者。天子 

惊异，锡妃嘉号，特书不一书，今为“灵惠 

嘉应协正善庆妃”，又封妃父曰某侯，母曰 

某夫人。@

此外，刘克庄尚有两篇祭祀妈祖的祝文，其一：

某持节到广，广人事妃，无异于莆，盖 

妃之威灵远矣。某，妃邑子也，属时多虞. 

惕然恐惧。妃其显扶默相，使某上不辱君 

命，下不贻亲忧。它日有以见鲁卫之士，妃 

之赐也，敢告。©

其二：

某由庾及漕.见谓骤迁，岂上之加惠于 

远臣欤？抑神之实私于邑子欤？方今军无宿 

储，民苦贵汆。脱有败缺，将为神羞。神既 

鹭其始，必成其终。视事之初，敬奉瓣香 

以谒浮

从这3篇文章中，特别是“妃以一女子，与 

建隆真人同时奋兴；去而为神，香火布天下，与 

国家祚运相为无穷。吁，盛矣哉”、“妃之威灵远 

矣。某，妃邑子也”、“抑神之实私于邑子欤”等 

几句，可知刘克庄对妈祖不但十分崇敬且很有亲 

近之意。

鉴于反对妈祖信仰在漳州传播的陈淳，屡次 

给同为朱子门人的傅伯成上书，于情于理自然容 

易影响傅伯成的施政，故傅伯成当对漳州地区的 

妈祖信仰活动有所约束或限制，故与傅伯成关系 

紧密且崇敬妈祖的刘克庄，记载傅伯成在漳州善 

政时，其他几条记载详细，唯独语焉不详地写道 

“革(漳州)機鬼之俗”。

饶有意思的是，不同于陈淳对妈祖信仰的指 

责，亦是朱子亲炙弟子的陈宓十分认可妈祖信 

仰。陈宓(1171 —1230),字师复，号复斋，福 

建莆田人。绍兴二十九年(1159),其父陈俊卿 

捐地建白湖庙，40多年后，该庙翻新，陈宓为 

此撰写了《白湖顺济庙重建寝殿上梁文》，文中 

大段文字歌颂妈祖的威灵，其文曰：

昔称湘水神灵，独擅南方；今仰白湖香 

火，几半天下。祠宇殆周于甲子，规模增焕 

于此时。妃正直聪明，□福同于天道；周匝 

宏博，利泽覃于海隅。人人尽得所求，户户 

愿弹其力，不日遂成于邃宅，凌霄有类于仙 

居。用赫厥灵，以报有德。神岂厌旧，众惟 

图新，修梁既举于佳辰，善颂宜腾于众口：

儿郎伟，抛梁东。猎猎神旗照海红。但

见舶胪来又去，密俾造化不言功。

儿郎伟，抛梁西。石室云岩晚照齐。肤

寸便为千里润，农夫不复卜朝阵。

儿郎伟，抛梁南。地胜长魁鼎足三。海

脚东来连地绕，壶巅直上与天参。

儿郎伟，抛梁北。塞上狼烟今永息。山

行水宿绝偷攘，浙外淮濡来菽麦。

儿郎伟，抛梁上。十万人家环首向。风

马云车自往来，锦衣琼佩相飘扬。

儿郎伟，抛梁下。斥卤弥漫开沃野。黄

云收尽月华明，箫鼓声中浑福嘏。

伏愿上梁之后，神人安妥，年谷顺成， 

贾无风雨之灾，士有云龙之庆。春秋载祀， 

来千里之牲牢；亿万斯年，报九重之 

宠命。©

此文中处处褒崇妈祖，可见陈宓对妈祖信仰 

是认同的。陈宓之外，作为朱子私淑弟子的真德 

秀、魏了翁都撰有向妈祖祈祷的祝文。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为希 

元，号西山，福建浦城人。宋庆元五年(1199) 
进士，不久又中博学宏词科，曾两度任泉州知府 

(第一次在1217—1219,第二次在1232— 
1233)® o真德秀再次为官泉州时，写了多篇向 

妈祖祈祷的祝文，其中两篇是祈求妈祖保佑官军 

在与海寇的战斗中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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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猥以非材，再守滋土，实惟神庇是 

依。今者凶狡之徒，方舟南下，所至剽夺， 

重为民旅之害，某既调兵以逐捕矣。于惟圣 

灵丕赫振耀，凡航海之人，仰恃以为司命， 

是用祇遣官僚敬伸忱祷：昔者戊寅之役，盖 

尝赖神以有济。今舟师追贼，行且相及，正 

仰资圣力之时，惟神素之维之，使不得遁， 

王师大捷，一网弗遗，鲸波晏清，如行枕席 

之上，皆神之大惠也。某之报谢，其致弗 

虔！谨告西

天下之至险者，莫如海道。而至不仁 

者，莫如盗贼。以至不仁之徒，而凭至险之 

地，其为生灵之害可胜计哉？某再忝郡符， 

方将与民相安于无事，而自春徂夏，寇至再 

焉。前者自北而南，仅能小挫其锋；今复自 

南而北，倘不大惩艾之，则方来之患未有穷 

已。是用纠合熊虎之旅，俾往殄鲸銳之群。 

惟圣妃神灵壇赫，凡航海之人，赖以为司 

命，是用有谒焉。导王师以必胜之机，而挤 

狂寇于必败之涂，如前日之所祷者，非圣妃 

其谁望？敢俯伏以请，谨告！@

上引第一篇祝文开头即谓“某猥以非材，再 

守滋土，实惟神庇是依”，可知是亲自到庙祈祷， 

继而赞颂妈祖在嘉定十一年(1218)缉捕海寇的 

战役中(“戊寅之役”)帮助官军取得胜利，最后 

请求妈祖继续保佑官军在与海寇的战斗中获胜。 

不久后，真德秀再次亲向妈祖祷告，这次写了上 

引的第二篇祝文，文中“惟圣妃神灵愷赫，凡航 

海之人，敕以为司命，是用有谒焉：导王师以必 

胜之机，而挤狂寇于必败之涂，如前日之所祷者， 

非圣妃其谁望”几句，可谓对妈祖推崇备至。

真德秀的另外两篇祝文是为祈雨所作。其文 

分别如下：

乃者谷雨以来，嘉泽弗继，某既遍祈郡 

望矣，雨意屡作，而未即需然。惠邑之士， 

有言龙宫之山圣妃之祠，灵响甚著，乡人父 

老，方奉九座真如之像就致祷焉。以郡守闵 

雨之诚，倘致瓣香为民有请，无不获者。是 

用控露忱辞，遥伸恳款，且委邑尉代谒于祠 

下。夫以圣妃之神灵，而济以佛菩萨慈悲， 

其视生灵之急，必将如拯焚溺，愿不惜嘘吸 

之力，使一雨十日。高原下隰，无不被优渥 

之施，阖郡七邑，俱为丰年。则某之所以图 

报者，其曷敢懈！谨告！©

某间者以闵雨修祠，遣邑尉代祷祠下， 

而某拜于庭以送之。乡之士有驰报者谓：祝 

词甫至，而甘靈随需，不疾而速有如此者， 

某不胜兴敬。惟濒海之邦，厥壤刚燥，比虽 

得雨，而风日炎灿，润泽易竭，种艺犹艰， 

一或失时，后虽甘霖相续，亦无及于事矣！ 

十万生灵之命，安危存亡，决于朝夕，岂细 

故哉？是用命邑宰敬致菲仪，就属乡士，再 

伸忱祷：伏惟英烈之神灵，正觉之慈悲，实 

亟图之。一雨十日，俾土之瘠者肥，而苗之 

萎者茂，环地千里俱为丰年。则某之所以谢 

灵呪者，其敢或后！谨告！®

这两次祈雨，都是向惠安县龙宫山圣妃祠祷 

告，稍后的祝文是前篇的续作，系真德秀在祈雨 

初有成效后，进一步祈祷“一雨十日”，以彻底 

解除旱情。巧合的是，魏了翁同样有篇向妈祖祈 

雨的祝文。

魏了翁( 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 

四川蒲江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魏了翁晚 

年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时，写了篇《灵惠庙祈 

雨》：

维莫之春，嘉生动陆，虽时雨之数下， 

尚土膏之弗滋。人情嗷嗷，靡所底告，敢用 

牲醴以告于我有神，庶几顾歆大需嘉泽，终 

惠多稼.沱成康年.则荷神之休，曷维 

其已！®

此外，魏了翁另撰有《灵惠庙生辰祝文》：

我有民人，我神佑之。我有田畴，我神 

雨之。时裡岁祀，我仪主之。诞弥厥旦，我 

民赴之。享有旧典，我仪举之。无腆具修， 

神毋吐之。@

这两篇祝文虽短，但足以证明魏了翁和真德 

秀都是认可妈祖信仰的。二人认同妈祖信仰，乃 

在于他们认可妈祖为正祀，这不仅在于妈祖得到 

朝廷赐额、封号，◎还在于他们认可妈祖有功于 

民，上引祝文即有直接体现。对妈祖道德功业的 

认可，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如黄公度(1109— 
1156)《题顺济庙》诗云：“枯木肇灵沧海东，参 

差宫殿翠晴空。平生不厌混巫媪，已死犹能效国 

功。万户牲醪无水旱，四时歌舞走儿童。传闻利 

泽至今在，千里桅檣一信风。”®再如淳熙二年 

(1175)进士赵师侠有3首《莆中酌献白湖灵惠 

妃》：其一，“神功圣德妙难量，灵应著莆阳。湄 

洲自昔仙境，宛在水中央。孚惠爱，备祈禳.降 

嘉祥。云车风马，於蚤来歆，桂酒椒浆”；其二， 

“茫茫云海浩无边，天与水相连。舶胪万里来往， 

有祷必安全。专掌握，雨场权，属丰年。琼卮玉 

醴，飨此精诚.福庆绵绵”；其三，“威灵千里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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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圻，十万户归依。白湖宫殿云耸，香火尽虔 

祈。倾寿酒，诵声诗，谅遥知。民康俗阜，雨润 

风滋，功与天齐”。©又如南宋吴自牧在其《顺济 

圣妃庙》中写道：“(妃)姓林，莆田人氏，素著 

灵异，立祠莆之圣堆。宣和赐庙额，累加'夫 

人'美号，后封'妃'，加号曰'灵惠协应嘉顺 

善庆圣妃其妃之灵著多于海洋之中，佑护船 

舶，其功甚大，民之疾苦，悉赖耕矇。”®

另外，与陈淳不认可神灵“越界”不同，真 

德秀和魏了翁对神灵“越界”不仅持一种包容态 

度，且积极为之辩护，这是他们认可妈祖信仰的 

又一原因。真氏任柳州知州时，曾撰《跋诚应庙 

记》，向柳州人说明在当地奉祀福建神祇灵泽广 

惠夫人的合理性：“(夫人)始祠于浦城百丈山， 

今建、处、信、衢间，琴火殆遍。方其肇灵于百 

丈也，有像焉，浮水而上，里之人因奉而祠之。 

今庙于赤石也，亦然。意者灵泽之功，自近而 

远，故上帝因之，广其所液之地，若古诸侯加地 

进律之典欤@真德秀把灵泽广惠夫人信仰传播 

到柳州归因于上帝之意，把夫人所受祭祀范围的 

扩大，比作古代诸侯得到的封地增加。这个解释 

巧妙的避开了 “祭不越望”，为越望祭祀提供了 

强有力的理论支持。魏了翁为“越望之祭”辩护 

时，同样绕开了 “祭不越望”，其《眉州威显庙 

记》写道：

或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武康之祠 

也，于此乎何居？曰：古先圣人所以明命鬼 

神教民美报者，有功烈焉，民瞻仰焉，取财 

用焉。春秋奉尝所不敢后，固也。然而户灶 

门行之祀，坊庸表啜之蜡，褂侯祖伯之祭， 

马蚕猫虎之灵，有施于人则无不宗也。是仁 

之至，义之尽也，而况兹乎？抑侯之为是祠 

也，繇繇然若国之有社而无私福也，其可谓 

先成民而致力于神矣

魏氏在文中特意强调祭祀与否取决于神灵是 

否“有功烈焉，民瞻仰焉，取财用焉”，这个标 

准与“祭不越望”同样具有经典依据，《礼记• 

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 

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 

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魏了翁的解释, 

同样有利于神灵信仰的“越界”传播。

在对待民间信仰上，南宋地方官员具有很大 

的主动性，他们可以自行处理一些他们认为的淫 

祀，也可能为了本地利益不顾朝廷法令支持民间 

宗教集会。©庆元年间，陈晔在汀州打击五显神 

的淫祀即为例证。五显神早在大观三年(1109) 
就得赐庙额“灵顺”，至淳熙元年(1174)更是 

得到了 “公”的封号。®如此，五显神乃是朝廷 

认可的正祀，但陈晔不认可汀州五显神祭祀，照 

样禁毁五显神的祠庙。对此，志书上记载道： 

“汀俗尚鬼信巫，宁化富民与祝史，托五显神为 

奸惑众。晔得其实，窜祝史，杖首事者，毁其 

祠。”®1真德秀也有禁毁淫祠的举动，刘克庄在其 

为真德秀写的行状中如此写道：“公历一节四麾， 

治以教化为先，辟贡闱，增学畲，江东祠范忠宣 

公，长沙新贾傅庙、晋谯王祠，温陵祠朱文公及 

林公攒、苏公缄于学，而细其不当祠者。”©从这 

两事可以看出，尽管妈祖得到朝廷封赐，真德秀 

任泉州知府时，如果不认可妈祖信仰，要采取行 

动抵制妈祖信仰，并非不能。

真德秀在士林中拥有巨大的号召力，据史书 

记载：“(真)德秀长身广额，容貌如玉，望之者 

无不以公辅期之。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 

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 

其文，想见其风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 

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 

拥出关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则又填塞聚 

观不置。时相益以此忌之，辄按不用，而声愈 

彰。……然自促冑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 

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德秀晚出，独慨然以 

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 

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清人全祖望评价他 

道：“西山之望直继晦翁。”®加以真德秀两次任 

泉州知府，尤其第二次任职始于绍定五年 

(1232),离南宋灭亡不到50年，若此时禁毁妈 

祖祠庙，在随后朝代更迭的动荡局势下，泉州的 

妈祖祠庙想要复建必然更加不易。另外，宋元时 

期的泉州，海上交通发达，对外贸易繁荣，中外 

船舶云集，乃是妈祖信仰向外传播的最佳出海 

口。©在妈祖信仰传播史上，泉州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这从《元史》径称妈祖为“泉州神女” 

即可看出严因此，如果真德秀不认可妈祖信仰， 

在泉州禁毁妈祖祠庙，很有可能遏制妈祖信仰在 

泉州的发展，进而可能引发其他地方对妈祖信仰 

的抵制以及迟缓妈祖信仰向海外的传播。

小结

虽说汉代以降儒教影响之下的中国，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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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的神灵呈现出多样化，©但士大夫依然可以 

通过著书立说或者行政手段对民间神明信仰进行 

批判、阻止代加以正如笔者前文揭露的南宋地 

方官员处理民间信仰上具有很大主动性，故真德 

秀在妈祖信仰迈向全国的关键时期里，因缘际会 

成为了关键人物。刘克庄与朱子许多杰出弟子和 

门人交游，但其甚为歆慕尊崇且正式入门从学的 

老师只有真德秀。刘克庄20出头时在国子监读 

书，即和真德秀有门生座主之谊，后来不但屡次 

从教于真德秀且屡受真德秀提拔，一度任真德秀 

幕僚,©故真德秀对妈祖信仰的态度自然容易影 

响到刘克庄，而从如今习见资料看，恰恰是刘克 

庄留下了最多讴歌妈祖的诗文。

(责任编辑：又小易)

*本文系厦门大学田野调查基金项目“福建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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